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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分别于何时颁布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于1988年9月5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89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于1990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秘密分为哪几个等级？


　　我国国家秘密为分：绝密、机密、秘密三个等级。“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后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后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后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  ○郭向云





澳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Daniel Roberts博士来访











彭院士的京剧缘


○吴奇虎


京剧是国粹，彭院士年轻时就喜爱京戏。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票过小生（饰《宇宙锋》中的秦二世），后来操琴。拉京胡很有天赋，音色悦耳，造诣颇高。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彭先生在上海和好友曾奕昌（合成油前辈之一）经常看戏，最喜欢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人称“三大贤”）以及叶盛兰（著名小生）的戏，1947年还看过孟小冬的《搜孤救孤》。


上世纪五十年代，彭先生与郭燮阳、吴奇虎等人成立了组织了大连石油所京剧票房，每周活动两次，节假日经常演出，还下乡慰问演出。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连石油所京剧票房在文化俱乐部演出很受欢迎，凭借《二进宫》一剧夺得大连市职工业余演出优秀奖。彭先生为我专门拉余派唱段，还教我唱《沙桥饯别》。当时，贾晨林为煤炭室书记，很喜欢京戏，欣赏彭先生的琴拉得好，后来煤炭室往太原搬迁，他曾开玩笑说为了京戏也要我动员彭先生到太原工作。来太原后，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彭先生也会拉，他女儿彭明经常在家吊嗓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武生历慧良来太原时曾受到彭先生的热情接待（见右图），组织大家进行座谈，历先生还即兴唱了《洪羊洞》、《八大锤》中二段二簧原板。山西省京剧院任岫云、曹佛生、陈志清等来所演出三晚京剧，分别是《玉堂春》、《四郎探母》和《金玉奴》，他还上台表示感谢并与演员们合影留念。


彭先生如今听力有些减退，他侄儿送他一把胡琴，但他好像还没用过。希望他老有所乐，让婉转的琴声飘扬在煤化所上空。祝彭先生健康长寿。　　　　　　　





贺彭少逸院士


九十寿辰赋诗三首


○钟  炳


（一）


豪情佳致九旬翁，许志从研兴化工。


讲席时开三晋外，声名远播九洲中。


立身身正门生众，治学学高成果丰。


人到耄年闲不得，探新求是气犹雄。


（二）


巴山辽水晋汾滨，驰骋科坛七十春。


半世情怀系家国，满腔心血献斯民。


高风亮节为人范，素食粗衣甘自珍。


应是谦恭年更寿，长歌一曲祝生辰。


（三）


当年秋半记出逢，风雨龙城四十冬。


学术商研师与友，交情信比竹和松。


登高级级觉峰险，点化殷殷知意浓。


谨记先生时策励，耕耘未敢任慵庸。





  科研事业的楷模 ○杨学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研究组承担了异戊烯脱氢制取异戊二烯（从石油裂解气中制取合成橡胶）当这个项目进行到后期的时候，研究所领导要我们组配合碳纤维生产过程中保护气脱氧催化工艺的研制。当时我们气体脱氧是沿用了钯－氧化铝作催化剂，在协作过程中看到碳纤维的优异材质性能，因此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即能否将碳纤维来代替催化剂中的载体氧化铝，有一次我与彭先生一同值晚班时，我向彭先生请教，当即得到彭先生热情支持，鼓励我进行试验并且提出指导意见。当实验出现奇迹时（催化剂处理强度超过平常一百倍）彭先生不失时机地进行核实，并亲自参加工作。今天回想起来，钯－碳纤维催化剂的研制、生产与应用取得滿意的成绩，这与彭先生的指导和直接参与分不开，也与所领导的支持以及全体参与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等有着密切关系，我也学习和积累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彭先生访问日本回来，向我谈及日本学者利用催化剂的碳载体解离氧氮化合物（化肥厂排出的黄色废气）的新思路，在他启发下，我产生了能否将这概念





庆贺彭少逸院士九十华诞征文选登





谱理论，同时对有机化学合成也非常熟悉。例如在我们的分析化学课题研究中，建立方法时常要用一些特殊烃类的纯样品以及一些固定相用的纯药品，很难由试剂商店购买到，彭先生便指导我们自己合成这些药品，对研究工作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我们的工作能始终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创造了条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彭先生几十年来为化学界培养了一大批学科带头人，他们都是当今活跃于学界的中坚力量。彭先生授课极为特别，他每次只带粉笔、不带讲稿，在讲台上胸有成竹，言随意遣，收放自如，谈吐幽默，趣味横生。他把讲授知识艺术化，听课者无不聚精会神，即使是深奥的高难理论，也很容易理解掌握。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为62班同学上物理化学课的，天尚未亮，彭先生就赶来听我的课，我知道他是为我把场同时是来关注我如何提高教学水平的，这使我深受感动。此外，他在学术报告会上也如此，一丝不苟，认真对年轻人的论文给于指导，使人受益颇多。彭先生这种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弘扬和学习的。


适逢彭先生九十大寿之际，回忆恩师几十年来对我培养和教育，使我在业务上有所成长与进步，让人难以忘怀。在此叙文，祝先生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庆贺彭少逸院士九十华诞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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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至8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Daniel Roberts博士访问我所。


此次访问属于中澳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China-Australia Young Scientists Exchange Scheme）的一部分。王建国副所长简要地介绍了我所和煤转化重点实验室的相关情况，吴晋沪研究员作了关于AFG coal gasification technology的报告。


Daniel Roberts博士参观了煤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











中央政研室郑新立副主任


调研我所煤基合成油项目


日前，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在王建国副所长和山西省委政研室有关领导陪同下调研了我所自主开发的煤基合成油技术。


郑新立副主任考察了我所煤基合成油中试平台，听取了合成油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永旺研究员的汇报，并与其进行了座谈。　　            （李晶平　摄影/报道）











我的恩师——彭少逸  ○胡丽芝











保密之窗








化铝涂在一个没有孔道或孔道很少的惰性载体上呢？经过多次实验，彭先生带领课题组终于找到了把氧化铝均匀涂在硅藻土表面的方法。采用这种担体一试，果然效果非常好。这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很快成为相关行业中的标准方法。从此，别人再不提煤化所不能搞色谱的事了。彭先生在台上边讲边写，还画了不少示意图。他讲的内容深入浅出，好像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刚学过的东西，给人一种科学研究也并不是玄奥莫测、难以涉足的感觉。 


彭先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本来的专业是有机合成，刚从美国回来时，国家急需发展石油工业，他就搞起了炼油。但时间不长，就被划成了右派，只好靠边站，搞一些不太重要的色谱。色谱刚搞出了些名堂，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下什么科研都不能搞了。“你不让我搞科研工作，总不能限制我脑子里想什么吧。”在参加体力劳动之余，他就经常思考一些以前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他带领课题组开展催化新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有长期的思考积累，再加上多学科背景，他们很快就研究出了几种在工业上重要应用的新催化材料，并多次获得国家科技奖。


彭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突然有人来请他接电话。他这才停下，说：“非常对不起，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还没等我们回过味来，他就匆匆地走出了教室。


彭先生走后，我才想起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他好像还没讲完就被叫走了。可是仔细一想，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出国，从新中国刚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后来评上学部委员，似乎该讲的他都讲过了。他说 “随便聊聊”，实际上是经过了非常认真的准备。那个叫他的电话，也像是一场演讲之后别出心裁的结束语，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


1993年，我由硕士研究生直接攻博，成了彭先生门下的弟子，有了更多的机会聆听彭先生的教诲。从平时彭先生零零散散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要在逆境中要有乐观的精神，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要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自己，把不好的事情转变为好事；二是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要只关心自己本学科的东西，要多学习其它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思路开阔，方法多；三是要 “学问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有努力学习、解决问题的动力。工作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自己的水平也相应会有比较大的提高；四是要要敢于在适当时候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你在一个领域埋头苦干了很长时间后，要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领域还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重要的工作，再看看其它相关领域有没有更有意义的工作。想清楚以后，要果断地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这些经验已然涵盖在彭先生给我们的第一次讲课的内容中，这些体会一直影响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受益颇多。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彭先生已经把我们引入了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路上，我也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能像彭先生一样，在这“原美”、“达理”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








    











我1955年由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煤炭研究室，先在中科院大连石油所学习色谱技术，1958年开始跟彭先生工作。由于“反右”，彭先生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他面对巨大压力，始终泰然自若，对科研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当时我们主要是配合刚起步的石油化工专业开展工作，研究高沸点化合物的纸上层析技术，包括异构体的分离、分析以及高沸点芳香族化合物的分析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气相色谱还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只能做低沸点化合物分析，而对高沸点化合物的还没有合适的手段，在这几年中，彭先生针对纸上层析从理论上探讨色谱斑点椭圆形的形成原理着手，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同系列化合物的分析方法，发表了多篇文章，但限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只能以研究组的集体名义发表。


1960年，彭先生和我们一起随煤炭室迁至太原。最初，他担任我们的课题组长，后来任室主任，而我的课题组始终是在彭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浩劫中，彭先生再次遭受劫难，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受尽折磨，在批斗中甚至被打断了腿。尽管如此，彭先生依然能心平气定地对待一切，他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能给予原谅和理解。我清楚地记得，彭先生曾平静地对我说：“这些群众也是受蒙蔽的啊！”彭先生之胸襟远大令人敬佩。


在我跟随彭先生工作的二十八年中，深刻地感受到彭先生学识之丰富、思维之锐利。每次开题研究，彭先生都能提出独到见解，选题超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选择文献从未有过报导，处于国际前沿的课题。他经常先从理论入手，经过实践，得到证实，再上升总结到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薄层三氧化二铝吸附柱进行气态烃的分析”。由于一般吸附色谱柱中样品组分在传统的吸附剂表面上因扩散速率慢而使介质阻力很大，因而柱效低，分析时间长，波峰拖尾，定量不易准确。虽然当时已有人采用了在吸附剂表面涂渍固定液减少传质阻力的方法，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后我们根据气相色谱动力学理论，再依据类似于今天的空管色谱理论，研制出新型的薄层吸附柱，不仅柱塔板数大为提高，分析含有一个至四个碳原子的烃类气体，峰形尖锐，在分离时间上缩短了近六十倍。而且制作色谱柱也非常简单，操作易于掌握，成本低廉，为当时国际上最新水平。该工作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又如创建乙烯中微量乙炔的分析时，研制了新的分离溶剂，使得乙烯和乙炔的分离度达到了2780倍，技术上也是处于当时国际领先水平。以上技术都在国内各有关工厂和科研院所得到了应用。


彭先生学问渊博，基础坚实，各领域都能融会贯通，无一不精，是当今化学界公认的大学者。彭先生精通数学、物理化学、催化化学等，是一位燃料化学家，分析化学家，又是著名的催化专家，不但精通物质结构、反应动力学、色





用于惰性气体中直接脱氧而不需要配入氢气的设想。在彭先生的支持下，我与其他同志们进行氮气脱氧工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脱氧催化剂的动态化学吸附研究。彭先生对实验结果亲自进行推算并从理论上阐明新催化剂存在两个不同反应区，并与另一项碳氧反应历程试验结果互相吻合。无氢脱氧成果的取得也反映了彭先生高深的理论与业务水平。


在彭先生的领导与指导下，我的科研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彭少逸先生有着丰厚学养，思想活跃，基础扎实。他给我们讲授了许多课从不带讲稿，不管是复杂的数学推导还是繁锁的有机化学反应，均挥笔而就。他在技术上提出的想法，逻辑性强，在科研前沿的发展上，亦是思路清晣，高瞻远瞩，确实令人钦佩。


几十年来，无论生活的激流把他冲到何处，彭先生都像一块奇石一样顽强地挺立着。面对一次一次的不公正压制和打击，他把泪水和痛苦藏在心底，坚定不移地在科研道路上跋涉。他对国家的科研事业始终充滿了激情，实为后来者的楷模。


这正是： 博学多才功底深， 


踏浪求索九十春。　





气化中心等的实验设施。


Daniel Roberts博士在我所期间做了题为“Clean Coal Technologies:An Overview of CSIRO Research Activities“的报告，并与我所师生进行讨论。


Daniel Roberts博士还在李永旺研究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我所合成油中试平台，赞扬了我所在合成油技术开发方面做出的成绩。                             （穆江峰）





彭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早就想把他的一些教诲写出来，但每每提笔又苦于不知从何说起。适逢彭先生九十华诞，就把我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的情形和感受写出来，一为先生贺寿，二为鞭策自己。


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是在1990年的初秋，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煤化所工作。我所毕业的大学虽然也有不少院士，但作为小小的本科生是根本没有机会聆听这些“大人物”的金玉良言的。大学毕业合影留念，在照中前排发现几张没见过的面孔，一问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系的几位院士，直懊悔自己照相时怎么没往前站，心里好不遗憾。没想到毕业一个多月后，这种遗憾就得到了补偿。


记得是九月初，所里对新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入所教育，每天由相关领域的老师给大家讲课。最后一天是星期六是由彭先生讲课，大家都很兴奋。


八点钟，彭先生准时来到教室，站在讲台上用眼神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他衣着朴素、整洁。这是我第一次和院士级别的人物近距离接触，隐隐约约觉得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他怎么不戴眼镜呢？听说我们学校的那些院士，个个脖子上都挂着好几个半寸厚的眼镜，抬首低头都得换不同的眼镜。“今天，人教处的同志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就随便聊聊吧。”彭先生开场白很普通。“你们都才二十多岁吧？”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三秒钟。“你们知道，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吗？”他又停下来了，很认真地看着我们，似乎在等我们回答。可是谁知道答案呢，即使知道了又有谁敢站起来说呢？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低头看着桌面上弯弯曲曲的木纹，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突然，他朗声笑起来了。大伙虽然莫名其妙，也跟着干笑了两声。接着，他就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讲了起来。


他讲得时快时慢，有时候说一句话停顿几秒钟，有时候一口气能说出七、八个四字成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们开始时还比较拘谨，大气也不敢出。但彭先生的笑声，就像酵母一样，很快感染了大家，后来彭先生笑的时候，大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大声笑了。当他讲到在去美国的轮船上，晕船如何难受，满船的人都躺倒了的时候，一连用了五六个成语，让我这个从来没见过大海也没坐过船的人也跟着晕了不下五次。他风趣地说，只要吃一口甜蛋糕，他就能坚持一小时不晕船。


讲到六十年代初煤化所刚从大连迁到太原，上头有人不让搞催化和色谱时，彭先生说：“我就不相信，我又不多向你要钱，别人不做或者没有做出来，我做出来了，你还能不要？”凭着一股执着的精神，他仔细研究了当时国际上油品中烃组成分析这个难题，决定从这个题目入手，打开局面。由于油品中各种烃类只差一个或几个-CH2-基团，分子量和化学性质非常接近，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时保留时间也很接近。也就是说，从色谱柱前面打进去、流出来所需要的时间非常接近，在色谱图上是一个非常宽的鼓包。那时候，大家都研究氧化铝担体，但效果并不好。因为氧化铝颗粒孔道太丰富，气体从孔道中进进出出扩散时，阻力太大。怎么办呢？既然必须用氧化铝，又不要氧化铝中的孔道，那能不能把氧





在上午召开的军属、烈属座谈会上，所长助理、党政办公室主任李晶平代表所党、政领导班子向与会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煤化所的发展，积极参与我所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通过服役的亲人把人民军队的无畏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播到所里，产生互动影响。


军属、烈属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家人情况，对我所和社区多年来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复转军人代表则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以及部队对他们的锻炼和培养。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回顾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八十年辉煌历程，颂扬了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及和平年代的丰功伟绩。　　　　


　（王军）











庆贺彭少逸院士九十华诞征文选登








我所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





























7月31日，我所分别召开军属、烈属和复转军人座谈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











